
深切怀念张钮哲先生

张家祥

我从 ���� 年 �月随张钮哲先生一起 工作
，

直至 ���� 年 �月张先生病逝
。

做为他的助手和学生
，

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�� 年
�

张先生对我如严师与慈父般

的关怀
，

他的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
，

给我留下了终生难

忘的印象
。

他的音容笑貌和种种动人事迹
，

至今仍魂牵梦萦般地留在我的记

忆当中
。

张先生一生正直爱国
。

做为一位 自然科学家
，

在许多似乎与政治无关的

事情中
，

不断迸发出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
、

众所周知
，
���� 年

，

张先生在美国

留学期间
，

发现了国际编号为 ���� 号的新小行星�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

小行星�
，

他时年 ��岁
，

身居异邦
，

心怀祖国
，

迅即把这颗星定名为
“

中华
” �同

年
，

他还写了题为
“

留美学业将毕
，

寄诗呈母
”

的一首诗
�

科技学应家国需
，

异邦负岌跨舟车
。

漫言弧矢标英志
，

久缺晨昏奉起居
。

乳育动劳齐载覆
，

春晖寸草永难如
。

喜把竹书传好语
，

明年渡海俱琴 书
。

一颗
“

中华
”
星

，

一首七律诗
，

充分表达 厂这位青年学者对祖国母亲和生身

母亲的眷爱之心
，

赤子之情
。

���� 年初
，

张饪哲先生受聘担任
‘「，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 长

，

只身从重

庆至昆明�从南京迁来的研究所�任职
，

研究设备简陋
，

生活条件艰苦
。

在那种

情况下
，

他仍以一台破旧的台式计算机坚持工作
，

计算小行星的轨道
。

他当时

在家书中这样写着
�“
圣战方殷

，

敢耽室家之乐� 步天有责
，

难辞蛮瘴之行
，

， · ·

… ” 。

关心祖国抗战
，

热爱天文事业之忱
，

溢于字里行间
。

���� 年 �月
，

张先生率团远赴甘肃进行我国历史 上首次的
、

现代化的
、

科

学的日食观测
，

获得成功
。

他专门写了题为
“

在 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 日食

观测
”

的论文
，

在国际刊物上发表
。

虽是标题的短短几个字
，

却充分显露了这

位爱国的
、

正直的科学家憎恨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的呼声
。

四十年代中期
，

张先生再度赴美
，

在天体物理观测研究中
，

成绩斐然
二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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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

����年 �月
，

当人民解放战争的春雷响彻大地的时候
，

他毅然回国
。

解放前

夕
，

他坚决不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
，

把紫金山天文台的图书和仪器保存下来
，

迎接祖国的春天
。

百战艰难拼汗血
，

步天测度原无补
，

三山摧毁坐观成
。

病榻栖迟负国恩
。

这是张钮哲先生 ����年住北京医院作胃切除手术时所作感事诗中的诗

句
。

他在诗中慨叹自己坐观革命
，

而又测天无补
，

栖迟病榻
。

其报国热忱
，

跃

然纸上
。

张先生培养年轻人
，

从来都是身教重于言教
，

诲人不倦
，

循循善诱
。

对于

这一点
，

我确实很有体会
。

我和张先生相处多年
，

他从未声严色厉地命令我去

做什么
，

而总是循循善诱地启发我对于天文工作的自发兴趣
，

自觉地想求知
、

探索
，

想去做出工作
，

求得结果
。

从到天文台工作开始
，

我就被分配随张先生

一起从事小行星
、

彗星照相观测工作
。

张先生比我整整年长三十岁
，

我们两人

一组
，

当时使用 巧 厘米的折光望远镜拍摄小行星
，

每照一片
，

曝光 �� 分钟
。

南京的晴夜多在冬天
，

且是越冷越晴
。

寒夜里长时间露天导星
，

往往又冷 又

倦
。

张先生虽是导师
，

是长者
，

但他从来都是和我轮流导星
，

一人一片
，

一观测

往往就是通宵
。

漫漫长夜
，

凛冽寒风
，

我们一同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
，

结下

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和工作友情
，

同时也无形中培养了我对天文工作的感情
。

寒夜观测是辛苦的
，

��分钟导星下来
，

人几乎冻僵了
，

钢笔的水也冻起来

了
，

只能用铅笔来记录
。

但是
，

当在晨曦中走出观测室的时候
，

身处美丽的紫

金山上
，

会特别感到一种迫切希望得到观测结果
，

而又已经得到结果的分外温

慰的心情
。

这正是张先生常说的
“
不知者以为苦

，

知之者以为乐也
” 。

在整个五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前期
，

也就是张先生花甲前后的十几年里
，

他除
一

了极为忙碌于领导发展全台和全国的天文工作以外
，

同时以火一样的热

情
，

潜心于天文观测和计算工作
。

张先生常笑说
�“

我们现在是
�

终 日计算忙
，

未晚观天早
” 。

记得在 ���� 年
，

张先生和我一起计算研究第 �巧 号小行星受

摄运动的轨道
。

由于计算公式复杂
，

计算量浩繁
，

为确保计算正确无误
，

我们

两人分别独立计算
，

到每一个阶段
，

就互相对比核验
，

待比对正确后再继续往

下算
。

限于当时的计算条件
，

我们分别使用快速电动计算机
，

花了整整一年时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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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
，

才完成了这一研究
。

而在今天
，

使用普通的电脑
，

设计好计算软件
，

计算一

条轨道
，

也只是分钟
、

秒钟的事
，

计算机科学进展之神速
，

实在令人惊叹 �此时
�

此刻
，

我不禁万分怀念张先生
，

他是那样投人
，

那样执着地探求每一步的计算

结果
，

他说
�“
微小的 � 一 �

，

就是天文十十算工作者追求的皇冠
” 。

我多么希望能

向张先生诉说今 日轨道计算工作的进展
，

多么希望能再看到
，

时刻出现在我眼

前的
，

张先生每每得知新结果时的
，

那一 份喜悦和兴奋的面容�

张先生的锲而不舍
，

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是贯穿在他一生事业当中的
。

他常说
�“

古人讲
�

读书
，

譬如明 日死
，

要发愤猛读 �写文章
，

譬如活百岁
，

要反复

推敲
” 。

他素性淡泊
，

不慕名利
，

生活简朴
。

他在研究工作中的最大特点是非

常重视天文观测工作
，

重视实践 一旦创立起来的事业
，

不论有多少舆论非议

或阻力
，

总是毫不动摇地
、

锲而不舍
、

持之以恒地做下去
。

他认为天文台一定

要有一些长期坚持的有传统特色的工作
，

经过长时间积累
，

就会产生深远的影

响
，

作出扎实的贡献 �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
，

则一定要有高度的事业心
，

浓烈的

兴趣和坚韧的毅力
。

有一个普通例子
，

很能说明张先生的恒心和毅力
�
他的第一外语是英语

，

其次是法语和德语
，

俄语是他年过半百以后才学的
。

当他以花甲之年作出要

翻译俄文专著《行星物理》的决定并着手进行以后
，

不论外语上有多大困难
，

不

论工作有多忙
，

也不论是在本台或是出差
，

他都每天坚持不懈地挤出一定时间

来作翻译
，

积之以数年
，

他的译稿竟已高达数尺
，

终竟完稿交卷
。

一向以为
，

坚持
、

有恒
，

就不会有创新
。

恰恰相反
，

张钮哲先生在科研工作

中是不断创新
、

不断前进的
，

其创新之处
，

且是非常突出
、

非常鲜明
。

早在建国

初期
，

张先生就千方百计地与国内外联系
，

想尽一切办法
，

把 �� 厘米反光望远

镜�当时称为大台望远镜�修好 �在刚刚建 立起小行星
、

彗星照相观测工作的时

候
，

张先生就设法调进电子学人才
，

要开展物理手段的光电测光观测
，

直到

����年终于建成并持续开展下去 �在 ���� 年
，

刚刚建立起小行星摄动计算工

作的时候
，

张先生就高瞻远瞩
，

应用小行星运动理论开展人造卫星轨道理论研

究
，

同年发表了著名论文 《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》 。

该文完稿于世界上发射第

一颗人造卫星之前
，

其理论在尔后的实测结果中得到验证
，

成为我国人造卫星

运动理论的经典文献
，

奠定了我国初期人造卫星轨道计算工作的理论基础
，

并

在我国自己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工作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�而就在人

卫工作建立并稳固发展起来的时候
，

张先生又领导开展了月球火箭轨道研究
，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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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了专题论文
。

张钮哲先生的科研工作就是这样稳扎稳打
、

一步一个脚印
、

一步一个阵地
，

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
。

在潜心于研究工作的同时
，

做为中国天文界领导人
，

张先生对于创新建设

全国各天文台
、

站也是不遗余力的
�

早在 ���� 年
，

张先生留美归国前夕
，

就曾

专程访问考察 了美国的洛威尔天文台
，

立克天文台
、

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加拿大

的维多利亚天文台
，

为建设自己国内的天文台做资料和知识积累
。

终其一生
，

他一直在想着建设天文台站
，

发展观测基地
。

甚至直到 ���� 年
，

张先生仍以

��岁高龄
，

不辞劳苦地前往青海高原
，

登上 ����米的昆仑山 口
，

为我国建立

第一座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到格尔木
、

德令哈选址
。

张钮哲先生在天文学研究中的贡献是多学科
、

多方面的
。

他多年致力于

小行星观测和轨道研究
，

是天体力学专家
，

但他硕士论文是关于纬度测定的实

用天文学工作
，

他的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双星轨道面极轴指向的恒星物理工作

他 ����年再度赴美国时用 �米望远镜进行的是比较前沿的分光双星的光谱

观测研究
，

当时他在美国发表的沦文
“

大熊座 � 型交食双星的光谱观测
”

被国

际著名天文学家 �
�

���
��’ �
在《恒星演化》一 书中长篇的地图文引用

，

给以高度

评价
。

张钮哲先生在 ��� �年于时玉天文研究所所长不久
，

首次进行的是率队观

测 甘肃的 日全食
，

在国际上发表了著名论文
〔 �

建国初期
，

张先生在致力于小行

星观测研究的同时
，

应国内航海
、

航空等部门的需要
，

曾积极指导并参加了天

文年历试算的历 书天文工作
。

他 与有关专家合作发表过 《光学的研究》
，

自己

研磨过光学镜面 �亲自进行紫金 ���天文台�� 厘米反光镜面的镀银工作
，

所有

镀银的座架设备则是自行设计
，

自己画图
，

再投交生产制作
。
���� 年

，

张先生

以 ��岁高龄
，

研究 �哈雷彗星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
，

考虑九大行星

摄动
，

对中国历史上早期哈雷彗星纪录作了分析考证
，

提供了几个有关年代学

问题的解决线索
，

发表的论文颇受到史学界的重视
。

张先生多年的研究工作
，

深人到了天体力学
、

行星科学
、

太阳物理
、

恒星物理
、

历书天文
、

实用天文
、

天文

仪器
、

天文学史等天文学众多的分支学科
。

他一生共发表了 ��� 余篇学术论

文和近 �� 本专著
、

译作
〕

张饪哲先生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文学家
。

他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
，

吟

诗作词
，

对仗工整
，

意味隽永 �他的毛笔楷书堪称书法家
，

生前曾有多人求索墨

宝 �他的各种各样的绘画篆刻更是令人惊叹
。

张先生不愧是一代宗师
，

一大才

人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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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在 ����年冬天
，

美国华裔天文学家邵正元先生来华访问
，

和我们一

起去南京郊外看望了张钮哲先生的墓地
，

他在墓前伫立了很久很久
，

临行时
，

他从墓旁地上抠起了一撮泥土带走
，

饱含热泪地说
一

�一句
�“

他们这一代
，

不容

易啊 �
”

是的
， “
不容易啊

”
�张先生 已离开我们十六年了

，

今年是他诞生 ��� 周

年
。

他的一生是开拓和振兴中国天文事业的一生
。

他对天文工作的贡献将载

人我国天文科学发展史册
，

他的优良品德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
。


